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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到《一匹马两个人》，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
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
润的那个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
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即使是在《一匹马两个人》当中，你也感
到迟子建左手弹她自己美好而忧伤的旋律，右手试图去弹出一组不和谐和弦，结果她的
手似乎被烫着了，主旋律余音绕梁，结果小说中那对受辱的母女在麦田夜色中的身影看
上去竟然是和煦美好的夜景的一部分了。

——苏童

 

内容简介

《采浆果的人》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迟子建zui有代表性的短篇小
说名作，包括《七十年代的四季歌》《采浆果的人》《一坛猪油》《一匹马两个人》《
微风入林》《雾月牛栏》《逝川》《月光下的革命》等作品。
“华语短经典”丛书荟萃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经典，包括史铁生、王安忆、
迟子建、张炜、阎连科、刘庆邦、叶兆言、张抗抗、方方、赵玫、徐坤、苏童、毕飞宇
、李洱、孙甘露、路内16位作家，每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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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
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
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
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
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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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从《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到《一匹马两个人》，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
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
润的那个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
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即使是在《一匹马两个人》当中，你也感
到迟子建左手弹她自己美好而忧伤的旋律，右手试图去弹出一组不和谐和弦，结果她的
手似乎被烫着了，主旋律余音绕梁，结果小说中那对受辱的母女在麦田夜色中的身影看
上去竟然是和煦美好的夜景的一部分了。 
——苏童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微风入林

那是个晴朗的春夜。圆圆的月亮被数不尽的星星给团团包围着，像是一群蜜蜂在围绕着
一朵黄灿灿的葵花唱歌。出了卫生院就是东山坡，孟和哲一直把她领到那里。方雪贞远
远地见一匹马立在那里，她想那药一定就搭在马鞍上，也未防备他。然而未到马前，孟
和哲突然一把抱住方雪贞，胡乱地亲她。他的口腔有一股酒臭味，令她作呕。方雪贞挣



扎着，气喘吁吁地说：“你放开我，我会把你告进派出所！”孟和哲没理她，稳稳实实
地把她放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对她横冲直撞起来。方雪贞
开始还反抗着，后来她明白自己在这个力大无穷、一意孤行的男人面前的挣扎是无济于
事的，也就随波逐流了。孟和哲俯在她身上，他的头一起一落的，恍若一头奔跑在地平
线上的野兽，忽而露出头来，忽而又隐身了。当他终于号叫了一声不再动弹的时候，他
的马也跟着嘶鸣了一声，而她感觉体内被一场淋漓尽致的暴雨冲洗过了，有几分被鞭打
的疼痛，也有几分快意的清凉。微风拂弄着林间的草木，在她耳际发出温柔的声响，她
仰望着花团锦簇般的夜空，满眼都是星光。
孟和哲从她身上爬起来，像医生下医嘱一样郑重其事地对方雪贞说：“就在这里，一周
一次，我等你，我能治好你！”不等方雪贞起来，他已策马走了。方雪贞听着那流水一
样的马蹄声，在夜下的微风中哭了。她愿意让微风做她的手帕，擦拭她的泪痕。
一星期后，方雪贞并不值夜班。晚饭过后，陈扬去邻居家了，陈奎到同事家打牌去了。
他如果不去酒馆，就撺掇人打牌，反正，是绝不肯晚上陪方雪贞在家待着的。
方雪贞本来不想去见孟和哲的，她独自坐在灯下给陈扬检查家庭作业，可作业本上的字
迹在她眼里是飘忽不定的，她不时抬眼望着窗外，看着越来越浓的夜色，想着那片幽静
的林地，那月亮和马，那曼妙的微风，那声雄浑的号叫，她便耳热心跳了，再也坐不住
了。方雪贞走出屋门，见天仍如一周前一样晴朗，只不过月亮缺了一块，显得更清秀些
。她走了几步，停下来，问自己：方雪贞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她折回屋里。可是她仍是
坐不安稳，想着做点活计就能分散注意力，就拿起抹布擦桌子，才擦了两下，就心烦意
乱地撇下抹布。她又去叠儿子扔在炕上的衣服，刚折了一下就觉无趣，于是又走到窗前
。她觉得黑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诱惑着她，要把她吞噬。她对自己说：我不叫方雪贞
了好不好？她怕儿子回来见屋内无人会慌张，就留着门走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得偷
的东西。罗里奇的人家，大都有晚上串门的习惯，她在路上碰到了好几个人。一般的人
以为她这时出门，是值夜班去的，也就没人多心。方雪贞从容不迫地走到东山坡下，远
远地，她看见了一匹马的影子。

 

孟和哲从她身上爬起来，像医生下医嘱一样郑重其事地对方雪贞说：“就在这里，一周
一次，我等你，我能治好你！”不等方雪贞起来，他已策马走了。方雪贞听着那流水一
样的马蹄声，在夜下的微风中哭了。她愿意让微风做她的手帕，擦拭她的泪痕。

方雪贞本来不想去见孟和哲的，她独自坐在灯下给陈扬检查家庭作业，可作业本上的字
迹在她眼里是飘忽不定的，她不时抬眼望着窗外，看着越来越浓的夜色，想着那片幽静
的林地，那月亮和马，那曼妙的微风，那声雄浑的号叫，她便耳热心跳了，再也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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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地撇下抹布。她又去叠儿子扔在炕上的衣服，刚折了一下就觉无趣，于是又走到窗前
。她觉得黑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诱惑着她，要把她吞噬。她对自己说：我不叫方雪贞
了好不好？她怕儿子回来见屋内无人会慌张，就留着门走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得偷
的东西。罗里奇的人家，大都有晚上串门的习惯，她在路上碰到了好几个人。一般的人



以为她这时出门，是值夜班去的，也就没人多心。方雪贞从容不迫地走到东山坡下，远
远地，她看见了一匹马的影子。

孟和哲像上次一样，先她而去了。走前，方雪贞问他：“你的嘴里怎么有一股子青草味
，怪好闻的。” 

方雪贞觉得心头一热，说：“那你岂不成了牛？” 

方雪贞说：“要是天下雨呢？” 

方雪贞又问：“要是刮狂风呢？” 

孟和哲和他的马离开了东山坡。罗里奇的人是不会在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碰见他的，
他在众人眼里总是像游魂一样自由。

从春天到夏天，在两个多月的时光里，方雪贞风雨不误地去东山坡接受孟和哲的治疗。
老天很照顾他们，只有一个夜晚是微雨的天气，他们听着温柔的雨声，浑身被雨淋湿，
就像在波涛里做爱一样，从未有过的疯狂。孟和哲的号叫和方雪贞的呻吟也比以往更强
烈，所以那一夜他们没有听到马的嘶鸣，想必它的声音不敌他们，被消融了。方雪贞觉
得她和孟和哲就是这林中两株扭曲在一起生长的植物，茁壮，汁液饱满，不可分离。

方雪贞问过孟和哲，为什么总是喜欢独来独往？为什么常一个人宿在山上？孟和哲说，
他的祖先就是在山林中生活的，他喜欢闻树木的清香气，喜欢听野兽的嚎叫。他一看到
山下那一幢幢房屋，就会想到坟墓。他觉得房屋与坟墓一样令人窒息，它们永远待在原
处，就像被驯服了的野兽一样，呆滞，缺乏灵性和光彩，令人厌倦和乏味，于是他就游
荡在山林与家之中。

盛夏的一个傍晚，她正在灶上忙活饭，忽然觉得身下一阵湿热，体内正有一股暖流汩汩
涌出。她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关上里屋的门，一撩裤子，果然看见一片久违了的红霞飘
然而至。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怎么说来就来了呢？方雪贞踱到窗前，望着弥
漫在窗上的流云，百感交集地哭了。她想自己该不该对孟和哲说出实情呢？他会不会就
此如他所言而离开她呢？方雪贞这时才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病人了，她对孟和哲这样能
给她带来身心愉悦的医生难以割舍。

想着可能是最后一次和孟和哲在一起了，方雪贞那天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条银灰
色的软缎旗袍，这种颜色和质地的衣服，在月光下就像燃烧在大地的一支白蜡烛一样柔
美、明亮。她把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荡在脑后，化了淡妆，看上去青春，古典，风韵无
穷。她出门时，陈奎阴阳怪气地说：“你又不值夜班，打扮成这样给谁看呢？”方雪贞
说：“给月亮看。”陈奎撇着嘴说：“你可别小瞧了月亮，它可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
貂蝉、西施、杨贵妃，哪朝哪代的美人逃得过它的眼睛了？就你方雪贞这模样，还能入
了月亮的法眼？！” 



她远远地望见了东山坡下那匹马的影子，她的血流加速了。树林就像一幅疏密有致的长
轴画屏，不知由谁的手给移动着，朝她渐渐移来。那画屏左侧的山是墨色的，山不很高
，但山峰奇拔，呈弓形，不似其他的山，是馒头形的。在山峰的下面，是高高低低的树
木层层叠叠地排布开来。那林木浓密的地带，呈现的墨色也就深重些，而有疏朗之气的
地带，是矮树丛和茂草，它泛出的是隐隐的灰白色。画屏的右侧，是三座连在一起的馒
头形的山，一座比一座略小些，像是老天摆在大地上的三顶型号不一的帽子。山下，有
一片树林闪着白光，那是白桦林。而与白桦林相接的，则是落叶松林。孟和哲的马，就
拴在松林中。

孟和哲没有牵马，仍把它留在松林中。他拉着方雪贞的手，朝白桦林走去。月下的白桦
林就像插在大地上的一支支鹅毛笔，树冠上披挂着的叶片则如下降到林地上空的星星。
他们找到一处开着白色山菊花的空地。那白菊有隐隐的药香气，开得格外明亮。方雪贞
疑心月亮把它缺的那一半，化成了这一片白菊花。

“你要走了？”方雪贞问。

“你不喜欢我？”方雪贞声音颤抖地问。

人，一个！一辈子不变！” 

“我让你害了病，我已经治好了你了！”孟和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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